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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进菜园的刺猜

    法国南部的一个乡村里，有一大片瓜田。这里有一群刺猾，

我们将其中的一窝，称之为荆荆一家吧。

    刺猜荆荆一家，倒了大霉。它们原来住在瓜田附近的枯树

洞里。瓜田的看守人经常看见它们，有时还把烟斗从嘴里拔出

来，向它们打个招呼，显得十分和蔼。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

天，看守人带来两个猎人，还有一条狗，在枯树洞外点起火，用

烟熏它们。荆荆的父母兄妹受不了啦，都从枯树洞里跑出来，结

果都被猎人们打死了。，

    刺渭荆荆这天正好胡乱睡在田野里，没有回家，才免于一

死。

    原来，瓜田看守人听信了一种传说:刺猖们是专靠偷瓜为

生的，加上这两年瓜田里产量不高，他就怪罪到刺猾荆荆一家

身上了。

    当然，刺IN荆荆是不会知道瓜田看守人为什么突然变脸的。

它只觉得附近笼罩着一种死亡的阴影，烧焦的刺猜皮又发出一

种特别呛鼻的臭味，它怎么也忍受不了。趁着天黑，它越过瓜

田，漫无目的地向前跑去。



    说老实话，刺猾荆荆家谁也没啃过一只瓜。怎么会把它们

跟偷瓜贼联系在一起呢?大概是因为它们背上都长着又尖又硬

的刺，能把瓜戳出一个又一个洞洞的缘故吧?也许一些想像力

丰富的人，以为刺猾用背上的刺可以运果子，同样也可以运瓜

吧?其实，刺猾用背上的刺能运多少果子，谁也没计算过。又

有谁见过刺猜用刺偷过瓜呢?

    刺猜荆荆并没有想这些，它只顾没命地往前跑。跑累了，它

停下来喘一会儿，警惕地向四周张望。

    一只老蝙蝠掠过它的头顶，吱吱吱地怪叫一声。肯定是刚

才跑动掀起的微风使它产生了错觉，等发现并没有昆虫，这才

向它发一阵牢骚。

    一只田鼠从土洞里探出尖鼻子，一看见刺猖荆荆，尖鼻子

连气都不出一下，就缩回去了。

    两只灰黑色的飞蛾在百合花尊上交配，刺猾荆荆没有力气

跳过去抓住它们，眼看着它们又轻飘飘地飞走了。

    刺猾荆荆觉得肚子饿了，但附近又没有它喜欢吃的东西，它

竖起身子，用力嗅了嗅鼻子，拐个弯，朝着南方跑了起来。

    不久，它跑进了一个围着竹篱笆的菜园，这里散发出它熟

悉的各种气味，那些气味引得它食欲大开，馋涎欲滴。

    但是，当它刚钻过篱笆时，一道雪亮的电光射到它身上，它

立刻本能地蜷成一团，让又尖又硬的刺朝着外面。

    打手电的是菜园看守人老头儿苏莱，他弯下身子，试着用

手指刮刮刺渭荆荆的硬刺，笑呵呵地说:“哈哈，都说你们要偷

瓜偷什么，我这儿只有蔬菜!我倒想看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

蔬菜⋯⋯，，
    说着，他移开手电筒，想捏住一根硬刺，把刺猾荆荆抓起

来，但是，这时小刺猾突然伸直身子，钻进了卷心菜田。



    老头儿苏莱不气不恼，在后面笑着说:“好小子，够机灵的，

比这些癫蛤蟆强得多啦!’’

    刺猜荆荆躲在几棵卷心菜之间，看清老头儿还拎着一个塑

料袋，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动弹着。忽然，老头儿又弯下身子，把

那袋口倒向菜地，里边就扑腾扑腾跳出几只癫蛤蟆。

    这真是个怪老头儿，他把这些癫蛤蟆放出来干什么呢?刺

猖荆荆不去管他了，它正看见一棵卷心菜上爬着一条胖胖的鼻

涕虫，等老头走后，它就扑过去，舌头一卷，就嚼起鲜美的鼻

涕虫来了。

    不一会儿，它又去追两只蟋蟀，捉住一只，咔嚓咔嚓把它

吃掉了。接着，它又看见一条又黄又黑的毛虫。癫蛤蟆是害怕

它们的长毛的，但刺猜荆荆不怕，它们的味道有点儿辣，正好

开开胃。刺渭荆荆舌头一卷，又把这条毛虫弄到嘴里了。

    毛虫的辣味果真使它胃口大开。刺猜荆荆趁着月光，在卷

心菜田里寻找起来。哟，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青虫呀!简直闭

上眼睛都能抓到!如果早知道这里有可口的食物，它们一家早

就搬来了，也不会发生那场灾祸了，唉!

    黎明来临之前，刺猾荆荆已经吃饱了，它发现看守人的小

屋边有一大堆木柴，就钻了进去，没打蔚就睡着了。

    这天早晨，菜园看守人苏莱特地跑到昨夜放癫蛤蟆的卷心

菜田边，仔细察看菜田里的情况。他不大相信刺猜会啃卷心菜，

但他要看一看事实。卷心菜一棵也没啃坏。那么，刺猜一定是

冲着别的来的，会不会是想吃生菜，或者是西红柿?对，一定

是想偷吃西红柿!西红柿个头不大，刺猜一下子能背上两个，一

定是去偷西红柿的!

    老头儿苏莱急急忙忙来到西红柿田里，仔细地看了又看，觉

得似乎并没有明显丢掉什么。这时，他又埋怨起自己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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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抽了几口烟后，他决定数数这块田里即将成熟的西红柿，以

便明天来确定，刺猖是不是偷了西红柿。

    即将成熟的西红柿有241个，数得老头儿苏莱眼睛都发花

了。但是，他还是很高兴.不能随便放过一个坏蛋，也不能随

便冤枉朋友，这是他做人的准则呀，

    这天夜里，看守人苏莱还特地守候在西红柿地边，注意有

什么动静。天气一点也不冷，但他还是披了件雨衣，这样，露

水就不会打湿他了，隐蔽得也更理想。

    半夜里，刺渭荆荆果真钻到西红柿地里来了。它身上的刺

挂着田边的草，发出嚓啦嚓拉的声音，老头儿苏莱一下子就听

见了。他不动声色地竖着耳朵，要弄清楚刺猜是怎么偷西红柿

的。

    传来一声极微弱的响动，接着就是像咬胡桃似的咔啦咔啦

声。间断了一会儿后，那种奇怪的像咬胡桃的声音又传来了。

    老头儿苏莱真不明白，刺猜吃起西红柿来，怎么会像人咬

胡桃的声音呢?他越来越好奇，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呼地从

隐蔽处跑出来，跑到传出声音的地方，一下子拧亮了手电筒。

    刺猾荆荆已经闻声逃跑了，地上留着一堆蜗牛壳!

    老头儿苏莱捧腹大笑起来，朝着刺猾荆荆逃走的方向说:

“谢谢啦，谢谢啦，最使我头疼的就是蜗牛⋯⋯我回去睡觉啦，

你继续吃蜗牛吧!”

    当然，刺猾荆荆受了这一惊吓，当夜没再回到西红柿田里，

它又到卷心菜田里吃掉好几条青虫，又抓着一只壮实的缕站，肚

子也就填饱了。

    第二天，老头儿苏莱还是去数了数西红柿。使他吃惊的是，

即将成熟的西红柿非但没有少，反而多出来10只。直到中午，

他才想明白，这多出来的10只，是新成熟的。这时，他已经完



全不相信刺猖会偷瓜和偷西红柿的传说了。他的靠背凳就放在

那堆木柴旁，他冲着菜园喊道:“小刺猾，别人冤枉你，我苏莱

可没有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我相信，你是靠吃虫子生

活的，就跟那些癫蛤蟆和黄莺儿一样!有空，我得去向生物学

家问问清楚，然后再把结论告诉那些种瓜的人和种西红柿的

人⋯⋯，，

    老头儿苏莱的喊声把睡在木柴堆里的刺猜荆荆惊醒了，它

本能地蜷起身子，尖刺和木柴摩擦得嚓嚓响。

    老头儿的耳朵很敏锐，他听出了这种声音，马上捂住嘴，默

默地笑了起来。

    这天晚上，刺猾荆荆在生菜地里嗅出泥土下面有白毛虫，那

种虫子又香又甜，任何刺渭为了白毛虫是不惜刨坏自己的脚爪

的。它刨了大半夜，吃掉一条又一条肥胖的白毛虫。这种白毛

虫是专门吃植物的根茎的，要是老头儿苏莱知道这件事，不知

要如何夸奖小刺猾荆荆呢。

    刺猜荆荆又跑到卷心菜田里，正想再找点儿青虫改换一下

口味，突然，旁边伸出一个三角形的扁脑袋，叉形的舌头露在

嘴巴外，发出0 的声音。

    这是一条蝮蛇，是小刺猜荆荆生平第一次遇到的一条蛇，它

马上把全身的刺都竖起来，压低着头，猛地向蝮蛇扑了过去。

    Aft RkeIft，蝮蛇身子一扭，猛地朝刺猾荆荆的嘴唇上咬了

一口。但蝮蛇的毒液对刺猜不起作用，小刺渭荆荆只是伸出舌

头舔了舔伤口，大叫一声，又扑到了蝮蛇身上。蝮蛇本能地用

身子去缠刺猾，但马上就被刺猾荆荆浑身的尖刺戳痛了。就在

蝮蛇不知所措的时候，小刺渭一口咬住了它的脑袋，咔嚓一声，

蛇头被咬断了。

    刺猾荆荆气喘吁吁地吐出蛇头，休息了一会儿，身上的刺



渐渐放平下来。接着，它又大口大口地嚼起蝮蛇肉来。不过，它

只吃掉半条蛇，就把它扔下了。它在菜园里吃了那么多虫子，肚

子实在撑不下了。

    它摇摆着胖得变圆的身体，回到那安静的木柴堆里，倒头

呼呼大睡。

    当它再次醒来时，透过木柴的间隙，它看见不远处停着一

辆青色的车子，车门口悬挂着一块不大整洁的帘子。几个吉卜

赛人正从车上搬下木柴，一步一步朝这儿走来。其中一个吉卜

赛人说:“当心木柴堆里有蛇!’’ 另一个吉卜赛人就拿出一根长

木柴，一下子把木柴堆掀翻了。

    刺猜荆荆马上缩成一团，它被僻嶙啪啪的响声和刺眼的光

线惊呆了。

    一个吉卜赛人马上用赤裸的脚踩住它的背部，快活地叫道:

“一只刺猜，一只刺猾，刺得我好痛!”

    这时，一个吉卜赛老太婆从车上跳下来，不顾一切地奔过

来，好像担心他们不等她就会把刺猜连刺带骨生吃下去似的。她

连声说道:“挺好挺好，快去拿些粘土来，把它涂成一个团，烤

熟了最好吃!”

    年轻的吉卜赛人马上取来了粘土，拼命往刺猾荆荆身上涂，

老太婆快活地一边吸烟斗，一边用木柴生火。正在这危急的关

头，一只棕色的大手伸过来，把它连着泥巴一起抓过去，那人

冲着吉卜赛人大喊起来:“这只刺猾是我养着捉虫子捉毒蛇的，

谁敢碰它?!你们没看见那条被刺渭吃掉一半的蝮蛇吗?如果没

有它，你们中的什么人说不定已经被毒蛇咬伤了!’’

    喊叫的正是菜园看守人老头儿苏莱，他用水冲干净刺猾荆

荆身上的泥巴，一下子把它放到菜地里。吉卜赛人觉得非常扫

兴，搬完木柴就赶着车离开了。



    这天夜里，小刺IN荆荆在菜园里吃完虫子，又钻进木柴堆，

现在，它觉得这堆散发着清香的木柴堆既温暖又安全，是它最

最值得留恋的家。它将在这里和癫蛤蟆、黄莺们一起，甘当菜

园看守人老头儿苏莱的好助手，把菜田里的害虫全捉光。

    又过了好些天，那时正好是中午，木柴堆忽然又动了起来。

刺猜荆荆睁眼一看，老头儿苏莱正冲着它笑，他的手里有只布

口袋，布口袋里有一大一小两只刺猖。他把它们放到刺猾荆荆

身边，轻轻地弹了一下手指，就走开了。

    那两只刺猖是老头儿苏莱托人买来的，他让它们来和小刺

IN荆荆作伴。他已经知道，刺猜并不偷瓜果蔬菜，而是专吃害

虫的有益动物。

    3只相互都陌生的刺猾按照祖先的传统，分别拥抱了一下，

虽然互相感到有点刺痛，但那感觉真亲切，而且很甜蜜。

                                                    (万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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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奇事

    雪雪是匹白色的大公马，火火是匹红色的大公马，这两匹

马除了毛色不一样以外，别的地方都很相像。它们都有整齐的

牙口，匀称的四肢，肥臀细腰，尾如飘云，鬃如流霞，奔跑起

来快疾如风。在中国云南大理，每年三月，都要举行盛大的三

月街赛马活动。今年三月，雪雪和火火的主人一起报名参加赛

马，人们预测，这次比赛，不是沂雪午魁，就是火火赢得冠军。

    明天就是三月街赛马的日子了。清r}，骑手们都把骏马放

牧到苍山脚下的羊甸子草滩，那!L水清草肥，阳光明媚，骑手

们让自己的骏马在这块乐土上舒适安闲地待匕一天，吃得饱饱

的，养足精神，蓄足力气，明天好在赛马场上一展雄风。

    马儿们在羊甸子草滩上悠闲地吃草，晒太阳，骑手们则三

三两两结伴去逛热闹的三月街庙会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雪雪、火火和另外一匹带着小马驹的栗

色母马不知不觉走到了草滩的最西头，紧靠苍山峡谷的一条小

河边。正当它们在河边饮水时，突然，峡谷的石沟沟里窜出一

头野狼。这是一头凶残的大公狼，两只布满血丝的狼眼里闪着

贪婪的光，它的腹部空瘪瘪的，已经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了。一



般来说，野狼是不来羊甸子草滩的，这片草滩很少有猎物可捕，

即使有马来吃草，也会有带猎枪的骑手跟着。平时，羊甸子草

滩是块和平的乐园。可今天，这条饿极了的野狼从山谷里跑出

来，它本想来峡谷边的小河边喝点水充充饥而已，却不想发现

了眼前几匹离开马群的马。且看中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匹栗色母

马和母马身下的那匹栗色小马驹。野狼嚎了一声，向栗色母马

冲去。

    栗色母马见了，惊慌地护住自己的小马驹，向后奔逃。可

惜，小马驹刚生下来没几天，娇弱的四肢根本跑不快，狡猾的

大公狼瞄准栗色马驹，紧追不舍。大公狼心里明白，别的马跑

得快，自己追不上别说，万一若被骑手发现，准得丧命枪口之

下。而眼前这匹小马驹，还是很容易得到的。很快，大公狼就

追到栗色马驹屁股后头。可怜的母马一边紧紧守护着自己的孩

子，一边惊恐地朝离它最近的雪雪发出求救的嘶鸣。雪雪两耳

一竖，听见了呼救声，可它却原地站着没有动。它是贪生怕死，

不敢上前援救同伴，还是严格按照主人的训示，一门心思养精

蓄锐，准备参加明天的比赛呢?此刻它心里所盘算的，只有它

的同伴们知道。反正，此时的雪雪，就如同人类社会中那些胆

小、自私的人一样，在见到恶棍行凶时，装着什么也没看见，什

么也没听见，头一扭，扬起四蹄，一溜烟地向草滩那头的马群

跑去了。

    栗色母马没办法，又朝火火那边呼救。正在埋头吃草的火

火听见栗色母马的叫声，抬头一看，只见栗色马驹情况危急，它

毫不犹豫地飞奔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凶残的大公狼。

    这真是一场残酷的搏杀!火火拼命跳起，用蹄子狠狠朝大

公狼踢去。强壮的火火把饿狼踢翻了好几次。大公狼也不甘示

弱，狼爪在火火身_L撕出十几道血痕，火火健美的脊背上流出



一条条血沟。火火忍住疼痛，和野狼搏斗。栗色母马护住娇弱

的小马驹，向远处的马群逃去。

    火火和狼搏杀着，它强健有力的蹄子狠狠踢打着野狼，野

狼气极败坏，扑到火火右后腿上，狠命地咬了一口。火火的后

腿被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这时，栗色母马带着一群公马

赶来了，马群团团围住大公狼，大公狼又饿又累，斗不过十几

匹骏马，只好拖着扫帚似的尾巴，挣脱群马的围攻，逃回苍山

深处的原始森林里去了。

    栗色小马驹终于得救了，可火火却受了伤，后腿还流着血，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当马群簇拥着火火回到赛马村时，火火的主人一见火火这

个样子，真是又伤心又气愤。他仔细检查了火火的伤势，他不

明白是被什么野兽抓伤的。他很难想到火火会被狼咬伤。因为

羊甸子草滩很少有狼出现，再说，即使遇到了狼，火火也会逃

跑的呀，他心中暗暗埋怨:难道你火火奔跑小过一头狼吗?唉，

全身是伤，明儿怎么参加比赛呀。骑手心灰意懒，他进退两难。

他已经报名参加比赛了，如果临阵退缩，会让人看不起的。若

是参加比赛，准是落在最后，那该多难堪吁。

    第二天上午，骑手只能硬着头皮，骑着伤痕累累的火火来

到赛马场。他看到别人的马都精神抖擞。他暗暗祷告，只要不

是最后一名，便心满意足了。

    100多匹毛色各异的骏马齐崭崭地伫立在起跑线上。“砰”

的一声枪响，奇怪啦，这时，赛马场士发生了一桩令裁判和成

千上万观众大吃一惊的事。发令枪打响之后，跑道上只有一匹

马在孤零零地奔跑着，这匹马就是雪雪。在雪雪身后，所有的

骏马都站在起跑线后面，一动也不动。

    赛马场上只有一匹马在跑，是多么单调，多么无聊，多么



别扭啊!一匹马奔跑，还算什么赛马?

    观众惊呼起来，裁判还以为发令枪出了毛病，于是又宣布

比赛重新开始。然而，第二次发令枪“砰”的一声响过之后，情

形仍和第一次一样。所有的骏马任凭骑手勒缀抽鞭夹腿，始终

只在原地打转，不肯越出起跑线。跑道上，也只有雪雪孤单单

地在驰骋，所有参加比赛的骏马都朝雪雪的屁股发出轻蔑的嘶

Al{。

    裁判搔着脑壳不解地说:“真是怪事呀，我活到50多岁，还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比赛，从没听说过马也会罢赛呢，”

    赛马协会的主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头。他看出了一点

蹊跷，他让裁判把雪雪暂时牵出赛场。雪雪一离开，赛马场上

的骏马立刻就恢复了以往的秩序。骏马不再嘶叫了，它们安安

静静地呆在起跑线后面，等待发令枪声。

    第三次发令枪打响之后，群马奔腾，一眨眼功夫都冲出了

起跑线。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人们看到，所有

的骏马都跟在一匹棕红色的公马后面，这匹公马伤痕累累，瘸

瘸拐拐，跑得非常吃力，速度并不快。骏马们跟在它身后，谁

也不肯超过它，仿佛前面有一道无形的墙，使其他的马无法超

越过去。

    跑在前面的马，当然是火火。最终，火火赢得了这场比赛

的冠军。可是，本届赛马的裁判、观众都很不满意，他们没有

看到激烈的争夺角逐，他们看到的赛马简直不是在比谁跑得快，

而是比谁跑得慢。

    人们不知道这些马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参赛的马儿们

最最清楚了。

                                            (李 清)



野天鹅的眷恋

    丹麦动物学家默文，在秋天时收养了一只野天鹅。当时，它

受了枪伤，跌倒在山谷的树丛里。默文把它抱回家，细细包扎

好它伤得很重的翅膀，把它养在小木屋里。一个月后，野天鹅

又能站起来了，但一只翅膀仍聋拉着，走起来一拐一拐的。

    默文先生给它取了个名字:白格。

    白格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同伴在天空飞翔，它爬上草垛，一

边拍打那只好翅膀，一边引颈叫唤。天空中的野天鹅用遥远的

呼唤答应着它，但没一个能飞下来帮它的忙，很快就消失在天

边。

    白格垂头丧气地从草垛上滚下来，凝视着金色晚霞里的野

天鹅群，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叹息。

    终于，它再也不去注意天空迁徙的天鹅了。

    第二年春天，一群群天鹅又从南方飞向北方，白格的翅膀

却似乎仍未恢复，它只是呆呆地望着向北迁徙的同伴，连哀鸣

也不发出了。

    默文知道，北美的天鹅最高傲，喜欢孤独。白格在他的照

料下，性格却变得随和起来，它常跟在默文身边，把长脖子钻



进他的衣服里，有时会突然把嘴伸到他的手上，亲热地轻轻咬

他。白格还肯让小鸡跳到它的背上晒太阳，有时还展开宽大的

翅膀，为小鸡们遮雨。

    天鹅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选择配偶时很挑剔，默文希望

白格能在他的家鹅群里挑一个妻子。与白格相比，家鹅显得又

笨拙又肥胖，它们一定会喜欢这位浑身披着灰白羽毛漂亮绅士

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好些家鹅都踞着脚跟在白格后面，一面

叫一面拍打翅膀，但白格对它们的殷勤一概不予理睬。

    这只落入人间的野天鹅似乎要过一种修道士的生活了。

    但是，有一天，白格使默文大吃一惊.它带回来一只别处

走散的母家鹅，它用嘴不断擦着这只母家鹅的羽毛，明显在表

示求婚。

    那只母家鹅是一公里外的一座农庄上的。白格一定是在山

谷里遇见了它，在那儿，周围的水禽都来嬉戏。这只母家鹅温

文尔雅，浑身也披着偏灰的羽毛，很清秀，甚至有点儿高贵的

天鹅气质。

    农庄的主人赶来了，见这野天鹅和他家的雌鹅这么要好，就

向默文先生索要了几十只鸡蛋作交换，让母家鹅留了下来。

    默文先生给母家鹅取名里斯拉。

    白格和里斯拉亲亲热热地做了夫妻。不久，里斯拉就选中

一只旧木桶做窝。默文先生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选了

一把稻草，铺在窝里，还为它理理平，使这对恩爱夫妻睡得更

舒服些。不久，里斯拉生下10只蛋，它钻进窝里开始孵蛋了。

    里斯拉静静地孵蛋时，野天鹅白格守卫在附近，谁也别想

接近木桶，连默文先生也不例外。

    野天鹅和母家鹅的后代孵出来了，是一群可爱的小家伙。里

斯拉从旧木桶里爬出来，照料了它们2周，又回到了白格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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